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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

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

忧。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乃从荀

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

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

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

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闲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

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

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

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齐人淳

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

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

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 “古者天下散乱，莫

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

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

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

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

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

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始皇可

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

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

斯皆有力焉。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

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

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

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

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

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

请从，上许之。馀子莫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 “以兵

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

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馀群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輼輬车中，百官

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輼輬车中可诸奏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 “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

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柰何？ ”胡亥

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



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愿子图

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 ，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

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 ”

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

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

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

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

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闲不及谋！赢

粮跃马，唯恐后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 “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

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

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

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

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 ”斯曰：“此五者皆不及

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 ”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

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

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

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

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

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

“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 ”高曰：“安可危

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 ”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

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

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 已

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

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

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

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

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

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 ，祸及子

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 ”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

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 ”于是斯乃听高。高乃

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

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

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

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

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

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 “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

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 ”使者数趣之。扶

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

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 “嗟乎，悲

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

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 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

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

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

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

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

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

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  二世二年七月，

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 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

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

族。  


